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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眼睛袁不再清澈袁却有几
分羞涩袁几分淡然曰

他的言语袁拘谨木讷袁却朴实
无华袁毫无造作曰

他个头不高袁其貌不扬袁身材
黑瘦单薄袁面部颧骨突出袁笑起来
牙齿白亮得晃眼袁神情憨憨傻傻袁
却蕴含一股坚韧与执著遥

他说话声音很轻袁 有时轻得
像在自言自语袁 语言表达稍显罗
嗦袁性急的人听不得袁性缓的人还
得强忍着耐心听遥

他经常骑着一辆黑色掉漆的
破单车袁穿着皱巴巴的白衬衫袁头
发凌乱成团遥 单车的篮子里放着
一些写好的墙报稿和宣传画袁每
天东奔西走送到各个机关单位尧
张贴到各个街头巷尾袁 他的身影
总是那么匆忙急促袁 仿佛永远有
干不完的活在等着他遥 他所做的
这一切袁只为了他的一间野知海书
屋冶遥

一间陋室袁一个书痴袁满屋书
香袁便是孙衍吾的人生故事遥这个
故事表面看起来华彩无限袁 听起
来却让人有鼻子酸酸的感觉遥

野知海书屋冶袁这间耗尽他一
生心血尧 缠绕多少爱恨情愁的书
屋袁风雨飘摇二十八载袁还是在他
的痴心耕耘中坚持了下来遥

知道他的人都说他很 野傻冶袁
却常常被他的野傻冶所感动遥
困境之中艰难筑梦

1980 年袁 是孙衍吾的逆运
年袁 十年寒窗苦读袁 一朝名落孙
山袁只得赋闲在家袁那年他 19岁遥

一切与校园尧理想尧美梦有关
的字眼都像车轮一样袁 从孙衍吾
的眼前滚过遥落尘中袁这个耽于幻
想的青年袁无数次地询问自己袁以
后的路该怎么走钥 那是一段炼狱
般的经历袁 精神的苦闷使他日夜
沉迷于书本海洋遥直到有一天袁太
阳从天边缓缓升起袁 照耀着屋子
的每个角落袁 那些摞满屋角的书
堆上袁也洒满温暖的阳光遥他把其
中的一本拣起来袁 心里一动要要要
他把野答案冶握在手心里遥

他要办一间书屋袁 免费给村
人阅读遥 知识的甘霖滋润过他的
心袁他深谙其中蕴藏的巨大力量遥
村里的书报少得可怜袁 村人的思
想贫瘠如土袁成天围聚赌博袁乱烘
烘闹成一片遥 他不奢望能够改变
环境袁 可是为自己寻找一个人生
目标袁 为父老乡亲做点力所能及
的好事袁应该不会太难遥

事实上袁他一踏上这条路袁就
知道自己很天真袁 把一切想得太
容易了遥家是如此简陋窄小袁挤出
8平方米的小屋当书屋袁 已经太
难为家人了遥 野你要干就把它干
好冶袁父母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一句
话袁孙衍吾听了照例嘿嘿地笑袁虽
不搭腔袁心却满怀歉疚和感激遥

5种自费征订的报刊袁100多
册藏书袁便是野知海书屋冶最初的
雏形遥 简陋的书屋吸引不少村民
光顾袁与其说他们是来看书袁倒不
如说是来看热闹的遥

野农民办什么书屋啊袁脑子有
病吧钥 冶

野一定是考不上大学袁受刺激

了呗浴 冶
野折腾几天就会没事了遥这些

破书拿到收购站还可以换几个钱
买几天菜袁嘿嘿噎噎冶众人听得一
阵哄笑遥

野办书屋是好事情啊袁大家要
多支持遥冶一位戴老花眼镜的老者
慢吞吞地说遥野况且村里的孩子多
读书袁可以辨是非袁明事理袁多好
的事啊浴 冶众人无言遥

生存尚且艰难袁 毫无经济收
益的书屋袁无疑是一部巨大的野老
虎机冶袁吞掉了孙家绝大部分仅够
维持温饱的生活来源遥 哥嫂挺不
住了袁闹着分家袁父母沉默无言袁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袁 父亲拍拍孙
衍吾的肩膀袁摇了摇头遥孙衍吾眼
睛湿润了袁 他明白以后的路只有
靠自己去走了遥

他自己动手往木板上刷油
漆袁制作简单的书架曰没钱买书怎
么办钥 一介书生便在自耕地里手
刨黄土面朝天袁 起早贪黑种植瓜
菜袁如熟练的农夫袁厮守着自己的
田亩袁满心期待瓜菜价格好遥他仿
佛看到长长的瓜架变成了一排排
书架袁 一颗颗瓜果变成了一本本
簇新的书袁 笑嘻嘻地向自己挤眉
弄眼遥他多少次在梦中笑醒了袁醒
来后袁趁着微亮的天色袁又挑起粪
肥袁摇摇晃晃地往田里奔去噎噎

孙衍吾发现书法可以帮忙赚
些苦力钱袁 添置一些书籍遥 在
1983年袁有个单位让他帮忙出版
一期墙报袁他的书法尧排版尧美画袁
吸引了不少读者围观袁 都啧啧称
好遥 单位领导给他发了 20元补
助袁 还把一些用过的书和报纸送
给了他袁孙衍吾高兴地接受了遥报
纸和书整整齐齐登记好袁 补助的
钱再拿去买几本书遥此后袁他经常
利用空余时间外出打工赚些钱袁
积聚起来除了买书还是买书遥

新婚的妻子看着嗜书如命的
丈夫袁百感交加袁想想野鲜花插在
牛粪上冶的道理袁自叹为时已晚袁
只得安心过起 野嫁鸡随鸡冶 的日
子遥妻子虽常有怨言袁但还是迁就
和支持他遥孙衍吾每每谈起妻子袁
总是感激地说院野她卖菜养猪的钱
都给我办书屋了袁 不舍得给自己
买一件新衣服袁真难为她了遥 冶说
这话的时候袁 这个黑瘦的汉子眼
睛黯然地望向窗外袁 苦涩和沧桑
的痕迹清晰地印在他枯黄的脸
上遥

35年后袁野知海书屋冶的藏书
量达 8万多册袁 报刊增加到 390
种袁接待读者两千万人次遥孙衍吾
在这条路上一直走着袁疲惫不堪袁
欲罢不能袁野知海书屋冶 却因此美
名飞扬袁整整 35载遥
点一盏心灯照亮你我

孙衍吾站在屋前袁 专心写着
黑板报遥 一片秋叶飘落在他的头
发上袁他毫不知觉袁一味地沉迷在
自己的世界里遥 这是他每天必做
的功课袁 他的书屋开设各种墙报
专栏袁科普墙报尧农村科技尧乡村
法律咨询尧 乡村好人好事应有尽
有袁就连每天的天气预报袁孙衍吾
也会工工整整抄写在黑版报上遥

有位老伯扛着犁耙牵着老牛

经过袁见孙衍吾忙碌着袁开大嗓门
问一句 野衍吾啊袁 今天天气怎样
啊钥冶孙衍吾马上回答说院野今天有
阵雨袁您要记得拿雨衣啊浴冶野今天
冷空气南下袁要多穿衣服遥 冶这样
的话袁 孙衍吾每天都在对不同的
人重复说袁一说就说了三十多年袁
但他从不厌倦袁因为他知道袁村民
把野知海书屋冶当成了自己的家袁
有事没事来坐坐聊聊看看袁 了解
最新信息和知识袁 村里发生大大
小小的事袁包括每天的天气预报袁
也从这里尽快知道遥这样的结果袁
孙衍吾一直盼望着尧努力着袁欣慰
着遥

排坡村农民莫若鑫的养殖场
由于缺乏养殖技术袁 收益一直欠
佳遥孙衍吾知道后袁马上把需要的
书送到他的手中遥 莫若鑫摸着书
自嘲地说 野我已经很多年没看过
书了袁可这书我一定看遥 冶莫若鑫
学以致用袁兴办立体养殖场袁养鱼
养鸭养鱼苗袁畅销省内外袁年利润
达 35万元遥 他拉着孙衍吾的手袁
感动地说院野我今天的成功有你一
份功劳啊遥 冶孙衍吾憨憨地笑了遥

村中小孙参与斗殴被劳教袁
出狱后萎靡不振袁 对生活失去信
心遥孙衍吾急在心里袁他上门邀请
小孙到书屋谈心袁 参与书友的讨
论袁 还帮他联系到海口一家印刷
厂的工作遥领到第一份工资时袁小
孙兴高采烈地买了一批书籍和礼
品送到野知海书屋冶袁表达自己的
感激之情遥

35年来袁孙衍吾义务每天播
报野天气预报冶袁出版墙报 1000多
期袁 抄写张贴法律条文尧 案例
1240多篇袁累计 460万字遥

点燃一盏心灯袁照亮了自己袁
也温暖了别人袁野知海书屋冶 成为
广大乡亲求知尧 求富尧 求乐的场
所袁成为乡亲们文化活动中心遥

野痴傻冶延伸出别样的人生
书屋延伸着孙衍吾的梦袁摹

写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样式遥
1994年袁孙衍吾筹借资金扩

大书屋袁为了节省费用袁他和妻子
连续几个月搬砖挑土袁 生命中不
能承受之艰辛袁 使他变得更加黑
瘦了袁屋子建好了袁夫妻俩却累垮
了遥 那间 110平方的新书屋落成
时袁孙衍吾一脸平静袁只有深夜灯
光下他来回走动着的身影袁 才泄
露出他内心的激动和欣喜遥

家境的贫寒和生活的艰辛袁
挡不住他三十五年如一日的付
出袁 孙衍吾的承受能力挑战着心
里极限袁 他的沉默常常令人心
疼遥 一拨拨慕名而来的读者在与
他平和的交谈中袁 发现了躲在时
代角落里的那份善良袁 采访者关
注的是从他身上挖掘出更深刻的
意义遥 一家人仍然蜗居 8平方米
破屋的尴尬袁 每天咸菜加豆腐的
清贫袁 这样的窘迫他却很少向人
提起遥 一波波的浪潮把孙衍吾推
向高处袁 他只能朝更高的地方走
去袁 他不能后退袁 也绝不能后
退遥

1999年袁孙衍吾参与组建了
青年志愿者尧返乡大学生志愿队袁
南渡江边袁又多了一个背纤者袁一
条长长的纤绳传递着血的热力遥
孙衍吾甘当野人梯冶托起明天的希
望袁 他利用寒暑假期为同学们开
辟 野读书讲座冶尧野答题技巧冶尧野道

德规范讲座冶袁每逢寒暑假袁孙衍
吾带着这帮志愿者们一起开展扶
贫济困尧助残敬老志愿服务活动袁
奔走在全县各个墟镇乡村尧 大街
小巷之间遥

三十多年来袁 通过 野知海书
屋冶看书学习的读者袁有 100多位
考上大学遥 胡诗泽从燕山大学写
信感谢说院野是孙叔叔把我当做亲
生儿子一样关心袁 他的助人为乐
精神激励了我袁使我终生难忘冶遥

也有人说 野35 年来勒紧腰
带尧省吃俭用袁投入 40多万元购
置图书和设备袁 孙衍吾简直就是
傻瓜遥冶野孙衍吾太傻了袁一生就为
了一间破书屋袁 没有享过一天
福遥 冶被称作野书痴冶孙衍吾听了袁
依旧憨憨一笑袁 他的笑容里有些
酸涩袁也有些无奈袁他低头看看那
双沾满泥巴且破旧的鞋袁 寻思了
许久噎噎

就这样袁 孙衍吾竭力支撑着
一种时代精神袁 并付出了别人难
以想象的代价遥 他也因此赢得了
无数荣誉袁 先后被授予省劳动模
范尧优秀共产党员尧省十大杰出青
年志愿者尧全国优秀青年志愿者袁
并受到了受到江泽民尧杨尚昆尧李
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
见遥

晨雾散尽袁 金色的太阳洒满
书屋袁孙衍吾独自走出家门袁伫立
江边袁看着匆匆东逝的江水袁看着
江心盘旋的漩涡袁 心情渐渐归于
平静袁他想袁人生何尝不是一条河
流袁人置身何种漩涡并不重要袁事
情无好坏袁傻人有傻福袁寻找一个
精神支撑点袁 甘愿付出就一生无
悔吧噎噎

陋室书痴的“傻子”情怀
姻 王 姹

孙衍吾在知海书屋内题词祝贺建国 65周年遥 蔡佳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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